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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国光同志在“11•23”刘国光经济学新论研讨会上的重要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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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讲两点吧。一点是今天讨论“经济学新论”的问题，其实也不是什么“新论”。这些问题是好些
时候、好几年积累起来的，大概从90年代后期一直到现在。不过，现在越来越严重，就是马克思主义的
边缘化，西方经济思想在我们的教学以及经济生活、甚至政治生活当中的影响。所以，引起大家注意，
大家讨论讨论，我觉得还是很有必要的。我感觉舆论确实是很重要，如果大家都对现在形成的问题讲一
点话，声音大了，有助于这个问题的解决。我是这么想。 

    但是，光有舆论是不够的，提出的意见，我们在会议上，在文章上提出的意见，需要有关部门落
实。我提出来经济学教学方针的问题、教材的问题、教学队伍的问题，还有领导权的问题等一系列问
题，希望有关部门落实。 

    对于我“7.15”同教育部社科中心的青年同志的谈话，没想到引起了这样的波浪，大概8月份他们整
理出简报，上报上去，中央领导同志很快就批下来了。8月17号，中央领导同志批给我们意识形态部门的
几位领导同志，云山同志、至立同志、奎元同志、周济同志等等，说“很多观点，值得高度重视。”我
们中央同志还是很支持的，意识形态部门的各位领导我想也是重视的。但是我不知道有关部门的态度，
上面高度重视，有关部门怎么样“高度重视”？怎么样研究落实？我就不大清楚。已经3、4个月过去
了，怎样“高度重视”？我听说，教育部派了调查组到一些大学调查，有一个大学，北京市很重要很出
名的大学，我不讲名字，据说院长说，刘国光讲的跟我们这里情况不符合，我们这里没有这个情况。说
刘国光同志讲的话是给教育部“抹黑”。我是听到一些，在座同志有两位也听到一些，我听的话可能不
大准确，大概是这个意思。 

    如果所有的大学经济院系、经济所、研究室的领导都这样汇报的话，那么我的讲话就算白讲了。很
可能这个问题就不不了了之，解决不了什么问题。当然不见得如此。我想也不是白说，因为我把问题提
出来了。我在谈话当中，讲了“领导权”的问题。这就是一个“领导权”的问题。院长、主任如果是这
样汇报的话，那么就说明，我们马克思主义不占据这个阵地，西方的经济学者占据了这个阵地，就变
了。但是我想事情恐怕不至于都像北京某大学经济学院的院长那样。我希望有关部门做一些切实的、真
正的调查研究，认真应对。最关键的是调查、研究、落实。舆论上大家鼓鼓劲，把这个问题搞清楚、弄
明白，让更多的人知道，这是很有意义的。但是如果调查、研究、落实得不好，就解决不了问题。 

    还有，陈奎元同志提出来，反右防“左”，我很赞成他这个意见。（主持人问：国光老，您的意思
是说“反右防‘左’”不是您首先提出的？）奎元也提过，我也赞成。我很赞成这个意见。到了这个时
候了，当然现在有些人很紧张，他们写文章说现在不能提“反右防‘左’”，现在主要矛盾还是供给与
需求的矛盾。就用这样不伦不类的理由来抵制。我想要针对现在思想界和意识形态领域主要的倾向是什
么？我们怎么样应对？中央应该怎样研究？我想中央是在研究，中央很英明，研究对策，迅速地对付这
些事情。我说这个问题如果不解决，恐怕我们现在，我们讲和平演变，我们讲逐渐变颜色，恐怕要加快
地进行下去。我担心是这样。所以，这个意见我希望也要落实。当然我们相信中央会解决。这是一点意
见。 

    第二点意见，我最近看到于祖尧同志的讲话，他说，现在我们积极参加关于经济学教学问题的讨
论，但是也不要寄过高的期望值。我也抱有同感。因为现在我们感觉到阻力还是很大的，如同一些同志
所讲的，经济学界的反马克思主义、反社会主义，鼓吹私有化、自由化，已经形成一种社会势力。当然
他不一定是正面举旗，现在哪个敢正面地讲反对社会主义？正面讲也有，但是，躲在角落里。真正是反
对社会主义、反对马克思主义，鼓吹私有化、自由化的人，已经形成一种社会势力，他们在政界、经济
界、学界、理论界都有支持者，有同盟军。他们有话语权的制高点。（一到会者插话：我昨天收到一个
材料，市场经济研究会开会，讲什么呢？讲我们的渐进改革遇到挑战，渐进改革的思路就是先易后难，
先打外围再攻坚，目前改革在攻坚，目前出现了矛盾、看法，甚至还有不小的阻力。他们把人民的声
音、马克思主义的声音看成是“阻力”。） 

    我们现在这个问题的讨论还是限于网络和一些民间的社团组织的集会，主要是网络上，一些媒体也
开始进行很好的报道了。但是差不多4个月来，媒体上讲的“主流经济学者”，一些重要媒体，一直沉默
不语。有人说，是“郎旋风”后的再次集体失语。多数人不了解情况，也不能怪他们。但是，有些人是
了解情况的，在观望。我听到社会科学院办公厅的人讲，有人要看看刘国光有没有后台，有就紧跟，没
有就紧批。有些人并不观望，心里很清楚，他们是想用沉默的办法来封杀这篇文章的影响，想躲过这一
关。因为他不敢正面交锋。于是就用游击战的那种小动作，用笔名谩骂、讽刺，这些网上也不少。大家
可能也看到。 

    我过去不大关心话语权一类问题，我自己搞我自己的研究，也不大关心媒体、思想界的一些动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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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过去主要是搞一些宏观经济的研究，这些东西比较中立，所以没有遇到困难，我过去发表文章没有什
么困难。我总以为，现在与过去相比，我们自由讨论的气氛还是浓厚了一些。这次被意识形态的争论卷
进来了，就感觉到有“话语权”问题了，因为情况变化了，感觉有变化。我拿最近一些事情来说，我的
文章在经济研究所的刊物上发表，遇到了一些困难。我做这些东西，不是仅仅一个教学问题，更是一个
经济学问题，在经济学杂志上应该也登。但是，《经济研究》杂志编辑部，以种种理由，说你已经在别
的地方发表过了，我们这里不方便发表，还有一些其他的理由，不想发表。后来我还是坚持要发表，他
们给我这个老领导面子，我以前曾在那里任职，最后，10月份发表了。但是，发表还有一个问题，一般
重点文章封面要点，对于其他经济学同行的重要文章，讲的同样是经济学问题，同样是西方经济思想问
题，封面上点了，发表就点。而我的这篇就没有出现在封面上。显然态度是不一样的。所以，我感觉到
在我以前工作的单位里面，也会遇到困难。这是我遇到的一件事情，他们以此表示与我划清界限：我虽
然发表你的文章，但是我不点。 

    还有一个国务院某机关学术报纸，这个报纸有一位记者，在9月初跟我说，刘老师，我想摘发您的文
章，用系列文章访谈的形式摘发好不好？我说，当然好。他主动提出的，后来没有下文。两个多月过去
了，快三个月了，没有下文。我也没有在意。最近，他电话告诉我，他说这个事情，刘老师，我是报了
上级，上级到现在还没有批准。国务院某机关的报纸，很重要的报纸，到现在几个月都没有批，这又是
一件事情。看来，他们不感兴趣，或者是感觉到一个烫手的山芋，发表也不好，不发表也不好。 

    另外还有一个广州的报纸，经济方面的，也是登经济学的，我就不讲名字了，这个报纸的记者，应
我的要求，在9月份，根据我的文章，写了一篇访谈。有这么一个插曲，那个时候，因为北京大学的经济
研究中心负责人在这个报纸上也发表了一篇关于经济学教学问题的文章，跟我有不同意见，我要求发我
的访谈文章，那个记者也答应了。但是据告后来这个研究中心的负责人打电话通知这个报纸记者，说是
他来找刘老沟通过了，跟刘老的意见差不多，所以，不要发表刘老的文章了。他是找我谈过一些问题，
沟通过一些思想，我们在一些问题上有交叉，但是没有什么关系，我不是对你个人，但是我没有答应不
发表我的文章，只让你的文章发，没有这个事。我只能说是他的秘书误解了他的意思，我想他不至于水
平低到这种程度，他可以发表文章，我不能发表文章。而且，我那篇文章也不是针对他一个人，是整个
经济学界的问题，又不是跟他个人的争论。所以我说还是要把这个访谈发出来，这个记者还是按照我的
意思整理了并送我改，但是后来定稿之后一直压着不发，一直到最近，我问他的时候，他就回答，说对
不起，我无能为力，现在我们内部有人事调整，无能为力，你的文章登不了。也不是我的文章，是他写
的访谈不登了，什么原因？他支支吾吾说不出来，我说是不是因为文章水平不够，或者你的观点跟他们
有矛盾，因此，他们不登了。他不讲。他说，刘老师你这个文章里，讲了诺贝尔奖的问题，你好像很消
极，他们是很积极的，他们不同意你的观点。他只讲这么一个理由。我没有再多说，但是我心里明白，
关于诺贝尔奖的事情，我在这篇文章里面并没有多说，我只是说中国的经济学不要追捧这个东西。我只
讲这个，没有什么错误的地方。为什么要追捧？我说，即使你们不同意也可以，删掉就是了，因为这篇
文章诺贝尔奖只是顺带提一笔，去掉后别的还可以发，本身也不错。他就说，这个事情我没有办法。 

    我就不讲这个事情了。他们因为诺贝尔奖的事情就枪毙了我的访谈，实际上他枪毙的不是我，枪毙
的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是有生命力的，枪毙不了。 

    我讲这些罗嗦事情，无非是讲现在阻力很大。我过去发表文章没有阻力，现在，我接触到意识形态
就知道有阻力，包括我在自己工作的单位都有阻力，写马克思主义的东西不容易发。我感觉到问题不简
单。即使那个报纸很尊重我，“刘老”、“著名的经济学家”，恭维得很，也一样枪毙。说明我们这一
场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经济学教学、研究工作，在我们经济决策工作的指导地位，是很艰巨的，是
持久的斗争，我们要坚忍不拔地进行下去！ 

    （全会场长时间热烈鼓掌） 

    （《环球视野》网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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